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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马经理，我们这批货，您看是否……

"我要探亲，改日再谈。"

"那我们可要找别的公司了。"

"随便。"马力走出了办公室……

海军广场。马力走下车接过副手递给他的手提包，说道: "公司交给你们

了，合同的事按我说的去谈，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马力!"

"丁旭!"两人向对方跑来。

"啊，我的老朋友!"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自从上次你办画展时见到

你，又有两年没见了。好想你啊!"

话。"

"当了大老板把我忘了吧?"

"是你当了大画家把我给忘了，我可经常给你打电话，你从来不给我打电

"哈哈……你不了解我，谁了解我。"

"马力!"

"赵岩!我的队长!"

"你好!马力。"

"你好!要想见到你可太难了，大科学家。"

"这不是见到了嘛。"

"马力，快上车，大家车上说。"江锋接过马力的手提包。

"走，那个老板真难缠，好容易让我打发了，什么事儿也比不上这个事儿重

要啊。嘿! ‘草原寻梦'。"马力指着车上贴的大标语兴奋地说: "还真有点创

意。"

大家纷纷登上面包车。江锋向司机发出命令: "出发!"车子启动了，穿过

熙熙攘攘的人民路，转向了高速公路。

"斯特一一音乐家，两年没见了!"



"是啊，马力，你还整天Irtí尔的公司?"

"1贮，今早刚从上海回来，下了飞机直奔公司，刚处理完。哎，再忙也没有

你忙，我还担心你回不来了。金老师怎么样，你还经常见到他吧?"

"他很好!只要不出去演出，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去拜访老师。他常问起

。
尔
,d1l 

"真想他!"

"这次我们一定能够见到他的!旗里给金老师发了邀请函，邀请他作为特邀

嘉宾参加这次腾格尔旗那达慕大会。金老师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和他女儿金南

直接从北京走。"江锋说。

"太虫子了!"

"哎，丁旭，苏大伯今年九十几了?"杨涛问。

"他属兔的，今年九十三岁了，身体非常好。听说我们要回去，他老人家高

兴得不得了。八一年重修元会庙，盟里邀请我回去，当时我还没毕业，匆匆忙

忙回了一次，顺便把他老人家献的那件国宝的证书亲手交到他手里。以后去草

原写生又见过老人家几次，最后一次见他是九八年，这一别我们十年没见了，

真想老人家啊!"丁旭边说边打开了画夹。

"自从那年分别后算起来三十二年了，有时候做梦都梦到那段日子。这回我

可得好好拜访一下老人家。哎，丁旭，又画上了?耽误你几分钟，我的宝贝女

儿固画得相当好，你可得帮忙啊。"丁旭抬起头来笑道， "有你这个父亲呀。"

"丁旭，你快别拿我开心了。"

"她愿意考我们军艺，当然欢迎。"

"我是说你能不能让她免·…··"

"那怎么行，你以为过去，想走后门，没门!得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

"这我当然知道，我是说特招生，有什么特别的…

"别想特别啦，回去后，我先看看她的画，然后帮她辅导一个假期，这样可

以了吧?"

"我们不愧是老朋友!"

马力和大家寒喧完走过来，坐在了丁旭身边， "哎，丁旭!这次回来多住

些日子，我天天陪你，什么也不做了，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场。"

"我们都说好了，你别……"杨涛急了。

"你怎么老是妈占鹊巢?"

"哈哈. . 

"赵岩，这次总算齐了，要不是你，咱们的草原寻梦早就成实现了。"王海

军说。

"国家 863 计划很紧，实在抽不出身来，这次总算给我一个星期假。 Z 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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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改市的?"

"1985 年。赵岩，你也太不关心咱们第二故乡了。"江锋笑道。

"可以原谅，赵岩整天忙他的航天事业嘛。"赵岩笑了笑， "确实是太忙了。

听说布和 20∞年转业回家，在家乡组建了腾格尔旅游公司。"

"是啊， 2∞2 年还来我们滨城宣传草原民族游呢。"

"布和真行。江锋，你回第二故乡创业几年了?"

"六年了。"

"江锋，巴特尔不是早就说要来，怎么一直也没来?"郑书怀问。

"嗨，他老说他忙，脱不开身，让我们回去。"

"白书记在位时，还来了两次，他怎么'贮成这样?"

"我们这位巴特尔书记说了，哪一天他会突然出现的。他要给我们一个意外

的惊喜。"

"哎，江锋，当年公社那个宝部长现在干什么呢?"张秀春问。

"他现在在市委统战部工作，每次见到我可热情了，经常打听大家的情况。"

"雪燕，听说霍尔查现在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你对他可是功不可没啊。"

赵岩说。

"我算什么?小学教师。人家考上了内蒙古医科大学!"

"哎，别谦虚，要不是你，霍尔查连小学也毕不了业，还上什么医科大学，

你可是他的启蒙老师。"孙红道。

"哎，孔卫东，你最近怎么样 ， Irt些什么?"赵岩问。

"嗨，别提了，忙儿子。上个礼拜我那儿子把个女生领来了家，说是女朋

友，让我一顿教训，才二十岁就谈恋爱，搞对象。赵岩，你说不管行吗?"

"i尔当年还没你儿子大呢。"赵岩笑道。大家也都笑了，孔卫东也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哎，顺便说两句。赵岩，你们当初不让我们谈恋爱，结果你们两

个队长拐跑了我们的大演员、大美人。唉!同学们，当初我们太听话了，现在

说什么也晚了。"孔卫东嚷了起来。

"对，应该罚你们两位队长，要不是你们阻挠，恐怕……对不对?马力。"

宋长白立刻插言。

"马力，那全怪你，是你不坚定，把心池放跑了。"白如玉笑道，

"哎，怎么能怨我呢?我，我……"马力看了一眼后面坐着的徐心池。

"这可怨不得谁，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应该向人家丁同学学习，丁旭从

‘娇无力'就开始了，连兵都不当了。"江锋笑道。

"这要感谢我杨涛同学，我的‘吴丽八分'给你们牵的线。对不对?丁、吴

二同志。"

"完全正确。"丁旭看着吴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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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们更应该向杨同学学习，杨同学可不敢小视，前缘后续。坦白你是

怎么征服刘爱武的芳心的?"

"这纯属私人问题，私人问题。"

"爱武坦白 O ,, 

"有什么办法，回来后他老找我。"

"谁叫你欠他的面条呢?"宋长白耍了一个花腔，一阵笑声。

"子豪，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发表?"赵岩问。

"已经交给出版社了，估计年底前。"

"子豪，你可是三十年磨一剑啊!"

"秀春，听说巴拉根和高娃要的那个孩子考上了艺术学校?"陈玲问。

"是啊!他的嗓子很好，明年就毕业了。高娃一来电话就夸她的儿子，虽然

不是亲生的，但夫妻俩视同己出。"

"如果那年高娃的孩子留下来，也三十多岁了，听说查干大妈到现在还为此

事难过。"
. . . . . . 
"赵岩，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那段日子。"

车内平静下来，大家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四年前那段不寻常的岁月……

1. 走进草原

一辆大客车和两辆解放大卡车把边睡小镇甩在了后面，伴随着滚滚车轮，

树木渐渐稀少，起伏的山冈逐渐平缓起来，村庄也不见了踪影。草原终于敞开

了它那博大的胸怀，迎接着扑向它的新儿女。同学们兴奋极了，纷纷将头探出

车窗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片一望无际的神奇的绿野。"多辽阔的草原啊!快，

小提琴手，奏乐!"音乐伴着歌声缓缓升起，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原野

上，啊哈嘀嗨，千里草原翻绿浪，水肥牛羊壮……"

车上共三十人，其中二十四名是赴内蒙古自治区 Z 盟腾格尔旗插队的滨海

市应届毕业生。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志一一左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这二

十四名毕业生来自七所中学，其中十六名男生，八名女生。他们刚刚认识三

天，有的甚至连名字还叫不上来。其他是随行记者、学校代表及教育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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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坐着一位身着海蓝色蒙古袍、脚蹬马靴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去旗里迎接他

们的腾格尔公社红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白音仓同志。他今年四十岁，

浓眉宽额，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目光慈祥而坚定。一看就是位标准的蒙古族

男人。一位穿着浅色上衣的中年男子，是他们的临时领队。此刻正和一位身穿

白色短袖衫的男青年谈论着什么，男青年不时地点着头。他叫赵岩，标准的面

庞，深邃的目光，透露出几许文雅的气质。

"郭诗人，面对大草原你是不是应当作首诗来表达一下。"说话入微笑着。

他叫江锋，两道浓眉下，虽然眼睛不很大，但显示出一种刚毅的个性。

这位郭诗人名叫郭子豪，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戴着一副眼镜，显得

书生气十足。他的文章写得很出色，在校时是语文科代表，同时负责班级的板

报宣传工作，时常写一些文稿或者大批判的诗、词之类刊登在板报上，所以有

人送给他一个雅号一一郭诗人。听到叫他作诗，他急忙摇头， "不行，不行"。

"别谦虚了，听说你经常写诗。"有人说。

"那算什么诗，充其量不过是顺口溜。"

"他太谦虚了，我来吧。"一位察着印有红色"忠"字背心、头发显得略长、

脸上充满稚气的男生，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叫马力。

"好!"大家鼓起掌来。

"别、别，一鼓掌我的脑子就乱了。"说着他清了一下嗓子，欲言又止。

"快呀，真口罗嗦!"有人催促着。

"着什么急嘛，酝酿一下情感。"接着他张开了嘴， "啊……啊…. . . 

"你别老啊啊的，来点干货。"

"啊啊!大草原啊!我来了!"

"这叫哪国诗?"有人打趣地说。

"这才叫真诗，发自内心的诗!"车上入全笑了。

车继续向北行驶，谈笑间已逐渐进入草原腹地，时不时有零散的蒙古包和

牧群映入眼帘。"同学们，快看!"只见远处一群骏马飞驰而来，一个牧马人骑

在马上，手持长长的套马杆，穿梭于马群之中。大家激动地向他挥手致意。

"不出三天，我保证学会骑马。"叫马力的男生大声说。

"这景色与那首歌的歌词真是一模一样，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大家不知不觉又哼唱起了那首著名

的歌曲。

"这首歌是谁的创作?"有人问。

"美丽其格，我们蒙古族作曲家。"白书记骄傲地回答。

"白书记您给我们唱支蒙族歌吧。"有人提议。

"对，欢迎白书记唱支蒙族哥大。"白书记清了一下喉咙，轻轻唱了起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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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了，大家一齐鼓起掌来。

"白书记，您唱得真好!太动听了!牧民们都喜欢唱歌吗?"

"当然，我们成吉思汗的子孙不光会骑马，还会唱歌的，天生会唱歌，男女

老少都会唱歌。"

"太妙了!"一位男生兴奋道，拿出口琴吹了起来。一位靠边坐的女生没有

加入到欢乐的氛围中，她的胳膊上没有佩戴红袖章，神色显得有些忧郁，此刻

她回想起前天在海军广场出发前的情景O

4 …. .下面我点名，喊到谁，说声到。"

"孔卫东。"

"到!"

"郑书怀。"

"到!"

"王海军。"

"到!"

• • • • • • 

"吴丽。"

"到!"

"武力?"有人说。

"娇无力。"不知道谁有意加了一个娇字，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口天吴，美丽的丽。吴丽。"

• • • • • • 

"吴丽同学。"她旁边的女生推了她一下，打断了她的思路， "你的体质看

起来很弱，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没事吧?"

"噢，没事。"

"哎，孙红，你看那边那个女生，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一位身着浅色格

子上衣的女生对她身旁的女生说。她叫刘爱武。

"也许想家吧。"叫孙红的女生猜测着。

"还有后面低头画画的那个男生。"刘爱武努努嘴示意着。孙红略侧了一下

头， "从上火车他就在画。到现在为止，他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喂，画家，请问尊姓大名?"一位男生走到车后面，对那位低头画画的男

生说。男生抬起头来。他浓密的头发，一双大眼睛看着他答道: "我叫丁旭。"

"噢，对，吁，想起来了， í尔叫丁旭。我叫杨涛，我是七十一中学的，你是

几中的?"

"我是十五中的。请坐。"丁旭示意着。杨涛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了下来。

"哎，可以看看你的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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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丁旭将画夹递给了他。杨涛拿着画夹翻看着， "不错，很

好!"

"请提提意见。"

"我可不懂画，不过既然你让我说，我就说两句。这只马有些发胖，胖马不

好，跑得慢。这只胖瘦度还可以，可是不太威风?这张很好。"

"你也喜欢画面吗?"

"不，不，我没画过画。不过，我爱看画。这是什么画?"

"速写。"

"速写?……嗯，我懂了，就是快画，给你。哪一天高兴了，给我也画一个

快速画。哎，我发现你不太爱说话。我看你画了一路，从上火车到现在，你抬

头的次数恐怕都能数过来。"

"我看你很爱说话。"丁旭看着眼前这位留着蘑菇头型的爱说话的男生说。

"不，不是。这分怎么说，有时候来了情绪，不说出来憋得慌，有时候我连

一句也懒得说。不过，我很少和女生说话。哎哟……这后面够颠的，哎哟……

这么颠你也能画下去。哎，丁同学，知道吗，前面三排靠这边的那个记者是谁

吗?"

"我怎么知道。"

"我也才知道，他是本大队……噢，就是红星大队人。他在盟广播电台工

作，这次回家探亲，顺便报道咱们赴边疆插队的事。旁边那个是他的同伙，噢，

同事。哎，你是自愿来的吗?"

"嗯，是的。"

"我是半自愿半被迫的。学校动员时，有人和我打赌，结果我输了，所以就

来了。反正都要下乡，在哪下都是下，来就来了。那个小提琴手，你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吗?他叫李斯特，外国名，真有意思。你看，那个穿白色短袖衫和旁

边入正在说话的，就是前天点名那个，他叫赵岩。你知道吗?他是团市委副书

记，二十四中的，看来他不一般。那个穿天蓝色短袖的，叫江锋，是六十八中

学的篮球队长，听说还会武术。一上火车，他俩就忙活。我当时就猜，他俩一

定是领队，事先选好的，果然叫我猜中了。那个在火车上，忙着给大家倒水的，

叫孔卫东。就是……你看……"杨涛指着前面。

"来!吃苹果。"一位男生掏出苹果递给他周围的同学。

"谢谢!我们有。"

"吃吧，我带了一旅行袋。"他又从袋子里摸出一个大苹果，正要递给隔道

旁边的那个女生。"哎，给我一个。"叫马力的男生不客气地把苹果从空中截

了去。

"我发现他很爱接近女生。那个马力也真没眼色，明明苹果是给那个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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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却被他给夺去了。哎，丁同学，什么最难画?"杨涛又转了个话题。没

等丁旭回答，杨涛叉开口了， "我想恐怕数马是最难画了，你算是来对了。"丁

旭笑了笑，没吱声。"口恩，好了，你画吧，不耽误你了。"杨涛站了起来。

"哎!你俩在嘀咕什么?是朋友呢，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马力走了过来。

"不是一个学校的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来坐，我们刚刚成了朋友，要不要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杨涛又坐了下来。

"我一上火车就和他坐在一起，我们才是朋友呢。对吧?丁……丁旭。你可

别鸪占鹊巢。"

"什么妈、鹊的。"丁旭笑了起来。

"别画了，放松一下，丁同学。"杨涛说。

"对，对，休息一下，聊聊天。"

"不画了。"丁旭将画夹放进身边的背包里。

"哎，你还会吹笛子?"杨涛忽然看见他背包里露出了半截笛子。"来!给

我们吹一曲。"

"等等!"丁旭站了起来，甩了甩胳膊。然后大声说道: "领导，我想方便

一下可否?嗯……那个新陈代谢……"大家一齐转过头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是个不说话光画面的人，弄了半天还是个幽默分子。"

车停了下来。"男左女右。"

• • • • • • 

"王副局长，你也是第一次来内蒙古草原吧?"一位中年干部正和滨海市教

育局副局长兴奋地谈论着，他是盟知青办主任。这次一同前往腾格尔旗，协调

当地接受安置这批知识青年。

"是的，第一次。内蒙好风光啊!恐怕我们滨海市明年还会有大批毕业生来

这里插队。不知你们是否欢迎?"

"当然欢迎，你们送多少我们要多少。这些青年立志边疆，来到草原，精神

实在可嘉。但牧区生活是很艰苦的，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峻的考验。"

"是的，生活不仅仅是蓝天白云、歌舞琴声。"王局长应道。

"哎!知道吗，白书记是盟委委员。"一位女生转过身对她身后的两位女生

说。

"这我早知道了，在火车上就有人告诉我，咱们下的那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而且曾经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过国庆观礼，还受到了

毛主席接见。"

"是吗，那他为什么还在牧区呢?"另一位女生说。

"为什么不在牧区?难道你觉得盟委委员就应该在盟办公厅呆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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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那边是什么?"有人指着露出土地的一条宽带。

"那是防火隔离带，一旦起火可以阻止火势蔓延。"

"同学们!马上就要到成吉思汗边堡了。"一位人称西记者的盟报社记者告

诉大家。

"成吉思汗?就是那位蒙古族巴特尔英雄、一代天骄?"一位不知姓名的男

生问道。

"是的。"

"太神奇了!没想到我们来到了成吉思汗当年走过的地方，当年这位大英

雄，横扫千军，一统天下，他们曾经六天六夜不下马，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

话。"叫江锋的男青年显得异常激动。

"快看那儿就是!"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前方一条低矮的长城横卧在原野

上，蜿蜒起伏一望无际。时光远逝，风雨侵蚀，它的脊背上已是芳草萎萎，旧

貌难觅。只有风吹草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向远方的客人诉说它当年恢

宏壮丽的故事，讴歌它曾经称雄天下的荣耀。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边堡投去

了神圣的目光。

• • • • • • 

"你们看，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只见一团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天际间翻飞障

动着。

"同学们!"白书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那是我们红星大队的牧民接你们

来了。"车内再一次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将头探出车窗外。越来越清楚了，只见

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牧民骑着骏马、高举彩旗由远而近飞奔过来。

"司机，停止前进!"临时领队命令着，然后转身大声说: "全体人员立即

下车，步行前进!"大家纷纷走下车。

"同学们注意，两人一排……"大家很快排好了队伍。"出发!"领队一声

令下。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前方走去。一名旗手举着一面印有"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的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江锋率领着大家奋力呼喊着口号。

"向贫下中牧学习!向贫下中牧致敬!"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扎根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西记者扛着摄影机跑在队伍最前面。

马队围绕着队伍形成一个 "u" 字形，护卫着走向草原的知识青年。

等候久已的全大队牧民们，手捧着新摘的鲜花不断地挥动着。两位老者将

洁白的哈达献给走在最前面的两位青年。

"巴牙日楞乌克特吉白呐! (欢迎)包得森牙沃达乐包得乐告日卡吐格!

(万事如意) " 

"谢谢，谢谢!塔拉日哈吉白呐(谢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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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你看我们像不像打完胜仗归来的英雄。马队护卫，鲜花迎接，还有哈

达。太富有诗意了。"

"是呀，这足以说明草原牧民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同时也说明上级对我们的

重视，我们是首批。市委希望我们作为典型，来推动下届毕业生踊跃到边疆插

队落户。"两位青年边走边议论着。

突然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几位老额吉(大妈) ，她们拉着青年的手，脸上

流着泪水，一边打量着，一边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蒙语，有的竟然哭出了声

音。几位女生的眼睛湿润了。前天火车站台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又涌现在她们面

前……北去列车的窗口挤满即将踏上征程的青年，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伴着《前进，向前进!>的革命青年进行曲，火车徐徐移动了。女生们终于忍不

住，泪水顺着她们青春的面颊流淌下来。她们的父母们，也都喻着泪花。依依

不舍地握着孩子们的手……多么相似的一幕啊!有的女生掏出手绢，为老额吉

们擦拭着泪水，安慰着她们， "别哭，别哭……"

五座蒙古包一字排列在红星大队的夏场。这就是他们的新家。

奶茶飘香，奶酒醉人。草原入以最盛大的礼仪招待着远方的客人，招待着

他们的新牧民。白书记带着醉意举起酒碗说道: "今天，同学们不远千里来到

我们草原牧区，我代表红星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以及全体牧民表示热烈欢迎。

这里比城市艰苦多了，希望你们克服困难，不怕艰苦，把牧区建设得像你们的

家乡一样美丽·

"白书记的汉语说得真好!这完全是书面行辞，真没想到!"

滨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端着酒碗走到前面， "我代表全体随行人员、知识青

年向白音仓书记及草原全体牧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

谢!今天这二十四位青年交给你们，愿你们把他们培养、教育成新一代牧民，

愿他们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为建设我们美丽富饶的边疆，贡献他们的青春

和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勇前进!为我们的友谊

干杯!"

"比得奈奴乎日乐林吐乐，陶克塔牙"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大家纷纷

举起酒碗，互相祝福着，喝下这盛载着浓郁深情与希望的奶酒。

夜幕降临，篝火点燃。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映红了人们的面颊。马头琴声缓

缓升起，人们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剧闹了欢乐的舞蹈，将欢迎仪式推向高潮…

蒙古包里，赵岩就着油灯，在日记本上工整地写下: "1974 年 8 月 6 日

晴，今天，我们走进了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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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活

红星大队坐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它分冬场和夏场，两场相距四里，遥

相呼应。乌兰河从中间穿过，恰好将冬、夏两场分割开来。正值夏季，蒙古包

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西北方向的夏场上。走进夏场，一股浓郁的蒙古族生活场景

展现在面前。可以看到，家家蒙古包前都有一个木制的牛车一一勒勒车，它是

用来取水、拉东西用的。离家不远处有一个牛粪堆，是用来烧火的。还有一个

柳条编制的圈，用来关小牲畜。有的家门口还竖着拴马桩。在夏场向东南方向

望去，有一条起伏的山峦。山峦下有十几座土坯房，它是大队固定的冬场。大

队部和红星小学以及一个小卖点都在那里。天气冷了，牧民就会从夏场搬回冬

场。有些人家将蒙古包收起，住进土坯房。没有土坯房的人家，贝rj将蒙古包重

新支起。全大队六十五户人家。其中营子里五十户，牧业点十五户，共三百六

十六人。营子里的牲畜大部分是自家的奶牛和大队的奶牛。其他牲畜由分散在

方圆几里甚至几十里地的十五户牧民放养。

当天际第一抹晨曦撒向腾格尔草原时，妇女们便纷纷走出她们的毡房，开

始一天的忙碌。她们首先打开蒙古包天窗，支起烟囱，点燃炉火，把早茶烧好，

然后挤牛奶。男人们喝完早茶，蹬上马靴，骑着马儿走了。有的去了牧场，有

的去干牧业活。

晚霞时分，男人们回到家中，喝着流香的奶茶，解除了一天的疲惫。归来

的牛群一路小跑奔向它们的宿营地，妇女们又拎着奶桶走出毡房，挤着再一次

鼓胀的牛乳。

白天送走随行人员，晚饭后青年们组织去牧民家拜访。赵岩在队前强调着

注意事项: "我们已经讲了民族政策和蒙古族风俗习惯，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做

到谦虚有礼…. . . 

赵岩带着几位同学敲开了一户牧民家的蒙古包，男、女主人迎了出来，

"大伯、大妈塔赛白努(您好) ! " 

"塔赛白努!进屋。"男、女主人很高兴，非常客气地请客人进蒙古包。

"您请先进!"

"哈玛乌贵，宝，宝(不必客气，请，请) ! "互让几次，男、女主人先进了

屋，几位青年随后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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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西洒塔(请坐) !"男、女主人示意客人坐， "大伯、大妈您先坐。"赵

岩说道。经过一番礼让，大家坐了下来。按照蒙古族习惯，同学们一律半坐在

地铺上。

"拉布东汉苏。(坐稳)"大伯说。几位青年这才开始盘腿就座。第一次到

牧民家中做客，大家既谨慎又好奇。这是一户普通的蒙古包，包中央有一个炉

子，烟囱穿出蒙古包的天窗。炉子后面是睡觉的地方，上面铺着毡子类的东西。

左边放着漆着红色油漆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两个相框，依靠在蒙古包的哈那墙

上，它的旁边挂着一只马头琴，右边放置着碗橱及炊具。女主人往锅内添入茶

水，将炉子重新点燃。"额吉，您别忙了，我们已经吃过饭了。"赵岩对女主人

客气地说。女主人微笑着说着蒙语，仍不停地忙碌着。

"那怎么行，来到我们草原，客人一定要喝茶。这是习惯。"男主人说。

女主人看起来六十来岁，炉火映红了她饱受风霜的面颊。她从瓦罐中画了

一勺乳，放入锅中轻轻调和着。很快奶茶熬好了，她从碗橱中取出碗，用白毛

巾擦拭干净，拿出一块乳制品，切成小块放入每个碗中。然后又坐在炉前，将

热腾腾的奶茶盛入碗中，一一递给来访的客人， "苏台切乌嘎来(请喝奶

茶) ! " 

"塔拉日哈吉白呐!"同学们用刚刚学会的蒙语向女主入致谢。

"大伯、大妈，我来介绍一下:我叫赵岩，他叫马力、李斯特、宋长白、刘

爱武、孙红、王海军。"

"海军，达来其热哥。这个名字好记，达来。"大伯对老伴说着蒙语。女主

人微笑着点着头。

"大伯，您的汉语说得很好。"

"哈哈，不行，马马虎虎。"大伯笑道。外面一声叫喊，门开了，一个小男

孩蹦跳着走了进来，忽然看见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不由得止住了脚步。"小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男孩瞪着眼睛不知道客人所云J

"七岁了，叫巴布，是我们的小孙子。他爸爸妈妈在浩特(放牧点)放牧，

离这儿二十来里地，小孙子和我们在营子里。"大伯对男孩说了一通蒙语，小

男孩有些羞涩地躲闪到爷爷的身后。

"大伯，巴布上学了吗?"赵岩问。

"没有，太小了。"

"大伯，七岁了应该让他上学了。"

"不I~ ， 明年让他上。"大伯充满爱怜地摸着孙子的头。

"小学校有汉语课吗?"

"有。我们的朝鲁老师蒙、汉语都会。"

"大伯，大妈不会说汉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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